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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鼓词是流行在浙南地区的说唱曲艺，具有草根性、

创新性、习俗性、教育性等特征。鼓词的叙事文字应用了一

人多角、情节重复、警句俗语和多种修辞等手段。通过鼓词

故事可以了解到当地民众独特的善恶价值观。

温州鼓词是流行在温州地区的一种属大鼓类、以艺人自

弹自唱为表演形式的说唱艺术。陆游有诗《小舟游近村，舍

舟步归》言：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温州鼓词

以其独有的特色在民间久远流传，成为当地人心中一份抹不

去的乡情。

一、温州鼓词的主要特点

1、草根性

瑞安鼓词在发展之初多由盲人操之为业，唱词人挨家挨

户击鼓说唱，求取主家施舍粮食以求生存，人们称其“门头

敲”。《瑞安县志稿》将鼓词艺人被列入“职业门”中，与

赌徒、巫婆和乞丐同列。鼓词上不入庙堂，在民间自由发展，

成为百姓普通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部分。

唱词的内容上，除了常见的神话历史、世情公案等，艺

人也擅长对现实生活家长里短进行改编，如《矮人打老婆》《烂

芝麻》《白鸡宴》。

张纲《杜隐园日记》中记载鼓词在瑞安活动的盛况：“台

下男女环坐，听者不下千余人。少年妇女浓妆艳服，轻摇圆扇，

露坐至五更始返。”据统计，解放前的瑞安有词场 47 家，营

业状况良好的 36 家。至 1985 年 6 月，温州人民广播电台录

制的鼓词节目除去已消磁的部分就已多达 167 个。直到现在，

上了年纪的老人晚间闲来无事，依旧会聚在收录机旁收听鼓

词唱段。

2、创新性

温州鼓词最显著的特色在于其配乐牛筋琴。最初说唱人

随走随演，简单轻便的扁鼓成了最佳选择。艺人用绳子将倒

置凳子的凳脚绷成网状，置鼓其上。清朝中叶，永嘉纸山的

老艺人敲喜词时不慎崩断了绳子，用牛筋临时替代。受鼓签

敲击牛筋发出的独特声响启发，制作出牛筋琴的原型。

这种琴最初并无旋律性，仅用于调节鼓声的枯燥。瑞安

仙降彭桥的艺人鼓阿元用木板固定牛筋，避免了临时缠绕的

麻烦。陈昌牌针固定五声调式，配三粒板击节，形成了正式

的牛筋琴。为丰富乐汇，瑞安广全改五弦为七弦，加小抱月。

瑞安万茂盛将绞钉琴改为螺丝琴，又增加共鸣箱。郑声淦从

弦乐获得灵感，为牛筋琴增加半音弦。在历代艺人的创造和

改良下，鼓词的形式日趋完善，音色浑厚柔美，清脆响亮。

3、习俗性

温州鼓词作为温州民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长期活跃

在民间，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鼓词的内容多为百姓所熟悉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如《长

生殿》《西游记》。在传统鼓词的表演中，艺人往往不严格

按照词文进行演唱，而是依照现场情形删减、增加，即兴创

作词文，用新鲜感吸引听众。除了日常娱乐，人家逢得子寿诞、

婚丧嫁娶、神佛开光等，都有邀词师唱鼓词的习俗。处罚违

乡规民约者，请鼓词艺人唱词广而告之。

大词与民间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通常在庙宇祠堂中

演唱，搭山景扎纸神，设经坛摆香案，极尽威严。大词的主

要词目是《南游》，歌颂陈十四除灭妖怪救民的功绩。人们

认为陈十四有医病除妖、解厄决疑、保胎送子的能力，长久

以来被人们所传颂。

传统的温州鼓词用方言演唱，地域特征浓厚，充满乡土

文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不少留居海外的温籍同胞，都将温

州鼓词作为漂泊万里的慰藉。张思聪在温州市曲协大会上感

叹：“在我游历过的国家里，只要有温州人的地方，都可以

听到温州鼓词……温州鼓词几乎成为温籍华侨思乡的载体。”

4、教育性

温州鼓词在娱乐人民的同时，也使人深刻体会儒家传统

的优秀品质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惩恶扬善的朴素价值观

几乎贯穿所有的词本。《忘恩负义陈世美》中，抛妻弃子的

陈世美“头首嘭声地上翻”“世美拖到太平间”，而主持公

义的包青天则“官封三级包青天，为民申冤永流芳”。忠贞

报国、除暴安良的篇目有《杨家将》《岳传》等，词句激昂，

激发爱国之情。世情类名篇《卓文君》赞美卓文君尊老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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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德，宣扬忠于爱情的坚定意志。

解放后，温州鼓词作为“文艺的轻骑兵”，在宣传普及

党的理论政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2004 年 6 月，曲艺协会

应邀创作《胡公达醒悟》宣传法治，并录制 VCD分发到老人

协会中。2020年 9月温州市鹿城区名城广场“倡导文明用餐，

抵制餐饮浪费”活动现场，邀请鼓词艺人原创并演唱了劝说

节俭的唱词。

二、叙事艺术

1、一人多角

“一人多角”是温州鼓词的一大特点，艺人以说唱故事

者的身份出现称作“表”，艺人以第一人称出现称作“评”。

唱白反复，表评交织，跌宕起伏。如《压狗石》的开场，一

开始即以说唱者的身份介绍背景，引出事件主人公。

民间流传活济公，惩恶扬善救贫穷，今日里闲来无事去

溜达。

通过绘声绘色的语言描写，迅速进入剧情，抓住听众的

注意力。

请问师傅，你可是杭州灵隐寺济公活佛吗？

除此之外，在一些具有教育意图的唱段中，会运用第二

人称。言辞恳切真诚，通过与听众的直接交流，拉进两者距离，

达到劝服教化的目的。陈德光的《谁之罪》的引入开门见山，

直呼观众来倾听：

各位呀，这首诗歌非为别，引出来，一段故事请静听。

结尾处点名主旨，语长心重，谆谆告诫，情意深长。

各位呀，前车之鉴足可训，莫步后尘天下传。

鼓词的语言还常运用各类感叹词、语气词。“呗”“唔”

等语气词极具生活气息；“啊”常用于对话的发语，“嘿”“嚯”

等在感情激越之处接连而起，增强氛围，震撼人心。

2、妙用重复

鼓词篇幅短则一夜即止，长则连台数日。书面小说适应

阅读的习惯，精炼简短。温州鼓词是在不同时间段的连续说唱，

艺人需要巧妙运用重复的手段，从不同角度切入，在不同的

角色之间巧妙运用倒序、伏笔等手法，过去重提、未来先说，

起到提示情景、唤起记忆、加深印象的作用。

世情篇《蝴蝶山》讲述了官民纷争中的爱情故事，一场

冤案八次重述。故事的起因是卢世宽借父之势横行霸道，欺

凌胡彦胡老伯，江夏县令之子田玉川仗义相助。不料卢摔死，

刁奴害怕担责，谎称是被田打死。之后的故事分别通过胡老伯、

凤莲、田玉川、江夏县令、郝子良之口，在江岸、公堂等地重述。

3、巧用修辞

作为听觉的艺术，温州鼓词缺乏惊艳的视觉冲击，语言

的生动性成为鼓词艺术立足民间的有力手段。写景状物时，

常用叠字修饰，声色并茂，增添语言的画面感和节奏感。如《猴

王出世》开篇的表唱，既介绍故事环境，又引人入胜，描绘

花果山的险奇景致：

坐坐奇峰入云汉，层层怪石接天梯。深深树林紫藤绕，

亭亭青竹翠欲滴。

通过比喻描绘事物的特性，使画面生动。《顺治帝出家

之谜》形容小宛演奏琵琶：

可真比，万山松岭起风狂。其声悠扬如流水，声缓犹如

淘沙浪。

比喻还可以赋予本体褒贬色彩，词中形容承畴受惊慌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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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下扶梯的样子为“野猪跌下河泥潭”，足见厌恶之心。喻

体的设置不求雅致，而是贴近生活，平实恰当。《宝莲灯》

中形容巨蟒体粗大、牙齿密而锋利说“身体有稻桶这么大，

牙如钉耙眼如灯”，兼用夸张，活灵活现。

对偶使得说唱语言整齐有序，一系列排比的使用使故事

内容紧凑、气势恢宏。为了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常借助序数

来构成流畅的排比段落。《王金龙与妓苏三》中描述苏三的

悲惨境遇时用“一心，二目，三餐，四肢，五更，六神，七情，

八面，九转，十指”，声声控诉。

4、擅用俗语

温州鼓词通俗易懂，语言不避俚俗。“和他斗，只怕你

性命会报销”“皇天有解，大爷摔死了”，都是方言特色的表达，

亲切有趣，没有距离感。

警句、谚语和歇后语具有很强的揭露性、鼓动性。《患

难见真情》中“你妈的事若处理不好，干脆快刀斩乱麻，一

了百了”，将婆媳矛盾的不理智情绪推动到顶点。《狗压石》

中济公对养狼狗欺人的翁尚武说：“听说你是铁公鸡—— 一

毛不拔”，与恶犬反伤自家母亲的事件形成对比，加增了恶

人恶报的痛快。

三、温州鼓词中的善恶观

1、善恶相生

鼓词中所叙述的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由于善人阵营与恶

人阵营的对立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人物善恶分明，结局往

往有情人终成眷属，恶人身败名裂。人们对朴素礼法道德的

追求是显而易见的。将关注点缩小到具体人物上，显示出善

与恶动态的平衡。《孟姜女与范喜良》中，秦王在强娶孟姜

女前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凡夫怎能娶神女？不知能否结成

双？”《蔡伯喈与赵五娘》的男主人公蔡伯喈因其懦弱，致

使父母双亡，发妻孤苦无依，尽管本心并无背弃之意，事实

上却负义亏心。

纵使人们对光明的世界有所期待，却不得不承认善恶相

伴而生，纯粹的性善和纯粹的性恶都是不存在的。这一点，

在最具代表性的鼓词作品《南游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头

发变蛇把人吃，还会出自观世音。”观音佛母本是善的代表，

其头发却变成白蛇祸害人间。

人本身就是一个善与恶相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而个体所

表现出的正义与否则取决于哪一方成了主要矛盾。古人有云：

“大凡为善，不可不勉。”只有承认恶的必然性，才有激发

善的可能性。

2、善恶相移

既然人是善恶相伴相生的矛盾统一体，那么，个体必然

会随着内部善与恶力量的对峙而不断变化发展。《南游传》

就清楚地点出了这一点：

世间上，万事万物会变化，不会只陈陈相因。

故事广泛借助前世今生的神秘力量，设置人物身世，贯

彻善恶相移的价值观。陈大哥为人敦厚忠诚却被蛇吞食，前

世是读错善恶簿的道教祖师童子；遭祸的货郎吴德本为调戏

仙女被打入凡间的星宿。

既然神仙都无法避免犯错，那么凡人又怎能做到十全十

美呢？鼓词给予了人们一个改过自新的选择。小白犬作恶，

陈十四反封其为保护一方水土的白甲将军。蛇头蛇尾本要被

陈十四消灭，观音却将其变为世人报时辰的公金鸡。

3、善恶难辨

人们将现实的苦乐归于一套今世前生的善恶因果论中，

因此人们无法对变化中的个体进行绝对的判断。《南游》说：

菩萨啊，那些童男童女呢？难道他们罪孽深？

菩萨见问难开口，想了半日才声明：

神娘啊，童男童女没有罪，那是指的在今生，

至于前生并前世，有罪没罪说不清。

善恶难辨的价值观向人们传递出安分守己的信号，同时

也是一种未知全貌不予置评的劝告。《孟姜女与范喜良》中

孟姜女和范喜良本为一对良缘佳偶，却遭遇无妄之灾，新婚

不久便天人永隔。实际上孟姜女前世原是瑶池七仙女，范喜

良是上界金童星，两人失手打破寒玉瓶，被驱逐下凡。在宗

教朦胧的色彩下，无常的命运被赋予了善恶的意义，个体自

身过去和将来的善恶为当下的不公以及经受的罹难做出解释。

现实主义的苦痛不可违逆，因而浪漫主义的幻想拥有了其存

在的特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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